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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在东北文学的谱系中，乡土叙
事始终是重要的精神载体，它不仅
记录着地域的民俗风情与时代变
迁，更藏着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夹
缝中挣扎、成长的生命轨迹。董艳
菊的长篇小说《女人是歌》，以东北
广袤田野为背景，用质朴而饱含力
量的笔触，塑造了林凤鸣这一鲜活
的乡村女性形象。从被唤作“豆苗”
的平凡村妇，到带领乡邻脱贫致富
的带头人，她的人生轨迹不仅是一
曲个人奋斗的赞歌，更折射出乡土
女性在时代浪潮中，对自我价值的
探寻与韧性力量的坚守。这部作
品以小切口见大主题，在民俗风情
的铺陈与人物命运的流转中，完成
了对女性独立精神、奋斗价值与地
域文化的多元书写，为乡土文学中
的女性形象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
彩。

结构与立意：以个体叙事承载
时代与女性命题

《女人是歌》的精巧之处，在于
其以清晰的叙事脉络与鲜明的主题
导向，将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女性
觉醒深度绑定，让“奋斗”与“价值”
成为贯穿全文的核心线索。小说开
篇以“豆苗”对《四季歌》的喜爱切
入，“歌”既是贫瘠生活里的精神寄
托，也为人物命运埋下隐喻——女
性的人生本就可以如歌曲般，从低
沉的序曲走向昂扬的高潮。这种以

“歌”为意象的构思，让整个故事既
有生活的烟火气，又不失文学的诗
意与寓意。

从故事结构来看，小说遵循“成
长弧光”的叙事逻辑，将林凤鸣的人
生分为三个清晰阶段。第一阶段是

“豆苗”的本我状态：作为传统东北
农村女性，她操持家务、依附家庭，
生活被丈夫、孩子与婆家的琐事裹
挟，如同田野里不起眼的豆苗，在贫
困与压抑中艰难生长。这一阶段的
情节铺陈，精准还原了东北农村女
性的生存困境——她们习惯将自我
价值依附于男性，将“嫁个好人家”

“安稳过日子”当做人生终极目标，
甚至在婚姻不幸、生活窘迫时选择

“认命”。第二阶段是“林凤鸣”的自
我觉醒：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打破
了乡村的封闭，看着家乡的贫困与

家人的辛劳，她挣脱“女性是弱者”
的固有认知，主动扛起家庭重担，从
抵押大瓦房贷款种木耳起步，迈出
了自我实现的第一步。这一阶段的
核心冲突，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
的碰撞——她既要面对村民的质
疑、家人的反对，也要克服自身文化
水平不高、缺乏创业经验的难题，每
一步都充满荆棘，却也让“自我”的
轮廓愈发清晰。第三阶段是“凤鸣”
的超我实现：从种木耳到办企业，她
不仅改善了家庭生活，更带领村民
共同致富，成为乡村发展的“领头
雁”。此时的她，早已超越了“为自
己而活”的局限，将个人价值与群体
命运、乡村发展紧密相连，完成了从

“小我”到“大我”的升华，实现了“凤
凰于飞”的生命蜕变。

小说的立意深度，更体现在对
时代命题的回应与女性价值的重构
上。林凤鸣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
时代机遇与个人韧性共同作用的结
果——改革开放为乡村创业提供了
政策土壤，而她身上的勤劳、果敢与
执着，则让她抓住了这份机遇。同
时，小说通过林凤鸣与其他乡村女
性的对比，完成了对传统女性价值
观念的反思：当部分女性仍将希望
寄托于“彩礼”“分家”等依附性需求
时，林凤鸣用行动证明，女性的价值
无需依附他人，通过自身奋斗，同样
能撑起“半边天”。这种立意不仅贴
合时代精神，更对当下东北农村女
性的自我认知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意义，让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创
作，具备了观照现实的社会价值。

人物塑造：鲜活群像中的女性
魅力与人性深度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女人是
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以
林凤鸣为核心的乡村群像的鲜活塑
造。三十多个人物各有特色、跃然
纸上，既展现了东北乡村的人情百
态，更通过人物的对比与碰撞，凸显
出林凤鸣的独特魅力与人性光
辉。

作为核心主人公，林凤鸣的形
象立体而真实，打破了“完美主角”
的刻板设定，兼具传统女性的温婉
与现代女性的果敢。她身上有着东
北女性的典型特质：勤劳能干，操持

家务、下地劳作样样娴熟；温柔多
情，对家人充满牵挂，对乡邻心怀善
意；忍辱负重，在生活最艰难时，默
默承受委屈与压力。但更可贵的
是，她身上有着超越传统的“闯
劲”——当意识到“认命换不来幸
福”时，她敢于抵押房产冒险创业；
当遭遇挫折与质疑时，她不卑不亢、
越挫越勇；当事业有成时，她不骄不
躁，不忘带动乡邻共同富裕。这种

“柔中带刚”的特质，让她既“可亲可
近”，如同生活中的“邻居大婶”，又

“可喜可赞”，散发着超越平凡的魅
力。作者对她的塑造，没有刻意拔
高，而是通过“种木耳失败又重来”

“说服村民一起入股”等具体情节，
让她的成长与蜕变显得真实可信。
从“豆苗”到“凤鸣”，不仅是身份的
转变，更是精神的觉醒——“豆苗”
象征着依附土地的脆弱与平凡，“凤
鸣”则代表着挣脱束缚的力量与辉
煌，这一细节设计，让人物形象更具
象征意义。

除了主角，小说中的次要人物
也各具功能，既丰富了故事层次，也
从侧面烘托了主题。比如，思想保
守、起初反对林凤鸣创业的丈夫，代
表了传统乡村男性的固有认知，他
的转变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也印
证了林凤鸣的影响力；而那些依附
男性、安于现状的乡村女性，则与林
凤鸣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女性觉
醒的必要性与艰难性；还有支持林
凤鸣的村民、给予她帮助的干部，构
成了乡村社会的复杂生态，让故事
更具生活质感。这些人物虽着墨多
少不一，但都性格鲜明，没有脸谱化
的善恶划分，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复
杂性——有人犹豫，有人自私，有人
善良，有人勇敢，正是这种“真实
感”，让读者能够沉浸其中，仿佛
置身于东北乡村的真实生活场景
中。

写作风格：乡土气息中的质朴
诗意与语言张力

董艳菊深厚的生活底蕴，在小
说的写作风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她以东北乡村生活为创作源泉，用
简洁优美、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勾
勒出一幅鲜活的东北田野画卷，让
读者在文字中感受到乡村的烟火气

与生命力。
在语言表达上，小说兼具质朴

性与文学性。作者善用东北方言与
生活化的口语，让对话充满地域特
色，比如村民之间的交流直白热辣，
既符合人物身份，又凸显了东北人
的豪爽性格；同时，她又不乏诗意的
笔触，对自然景物与乡村场景的描
写细腻生动，“东北广袤无垠的田野
上的鲜活生动熟悉的故事热辣辣地
迎面而来”“河水静静淌，落叶轻轻
晃，脚印叠着脚印，在余晖里慢慢拉
长”，这些语句简洁优美，将东北乡
村的四季风光、田野景致描绘得如
在眼前，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能闻
到泥土的芬芳、感受到秋风的凉
爽。此外，小说的语言还带有一丝
幽默色彩，通过对乡村生活趣事的
描写，让紧张的创业情节多了几分
轻松感，也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可
爱。

在叙事节奏上，小说以“小切
口”呈现“大主题”，脉络清晰、张弛
有度。作者没有宏大的时代叙事，
而是从林凤鸣的家庭生活、创业细
节入手，通过“种木耳”“办企业”等
具体的“小故事”，展现“脱贫致富”

“女性觉醒”的“大主题”。这种叙事
方式让故事更接地气，也让读者更
容易产生共鸣。同时，作者对情节
节奏的把握恰到好处，既有林凤鸣
创业失败的低谷冲突，也有事业成
功的高潮喜悦，既有家长里短的平
淡日常，也有带领乡邻奋斗的热血
情节，错落有致的情节发展，让读者
手不释卷，一气呵成。

地域与时代：文学表达中的民
俗风情与现实观照

《女人是歌》不仅是一部女性奋
斗史，更是一部东北乡村的地域文
化志与时代变迁录。作者将故事置
于东北农村的具体语境中，通过对
民俗民风、地域特色的描绘，以及对
城镇化、脱贫攻坚等时代议题的回
应，让作品兼具地域文学的独特性
与现实意义的深刻性。

在地域文化的呈现上，小说充
满浓郁的东北乡土气息。作者用细
腻的笔触描绘东北农村的民俗风
情：无论是日常的饮食起居、邻里交
往，还是节日的庆祝方式、农事的劳

作习惯，都展现了东北乡村的独特
风貌。比如对“种木耳”这一农事的
描写，从选料、接种到培育、采摘，细
节详实，既体现东北农村的产业特
色，也展现农民的勤劳智慧；而对邻
里关系的刻画，既有争执与矛盾，更
有互助与温情，凸显了东北人重情
重义的性格特质。这些地域元素的
融入，不仅让故事更具真实性与感
染力，也让作品成为地域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展现了城镇化进程中
乡村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诉
求。

在时代议题的回应上，小说具
有鲜明的现实观照意义。作品以改
革开放、脱贫攻坚为时代背景，通过
林凤鸣的创业历程，展现了乡村在
时代浪潮中的发展与变化。她的故
事并非个例，而是无数乡村创业者
的缩影——他们抓住时代机遇，凭
借自身奋斗改变命运，同时带动乡
村发展，这与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
主题高度契合。此外，小说对女性
地位、性别观念的探讨，也具有强烈
的现实针对性。在东北农村，部分
女性仍存在“依附男性”的传统观
念，而林凤鸣的形象，无疑为这些女
性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照：女性
不必“认命”，不必将人生寄托于他
人，通过自我奋斗，同样能实现人生
价值，赢得尊重与认可。这种对传
统观念的反思与对现代女性精神的
倡导，让作品在娱乐读者的同时，更
能引发社会思考，具备了超越文学
本身的社会价值。

《女人是歌》是一部充满温度与
力量的作品。董艳菊以深厚的生活
底蕴、质朴的文笔，塑造了林凤鸣这
一鲜活的乡土女性形象，通过她从

“豆苗”到“凤鸣”的成长历程，诠释
了女性的自我觉醒、价值实现与韧
性追求。小说在结构上精巧清晰，
在人物塑造上立体鲜活，在语言风
格上质朴诗意，在主题立意上深刻
深远，既展现了东北乡村的民俗风
情与时代变迁，也回应了女性独立、
乡村振兴等重要议题。

期待董艳菊在未来的创作中，
能够不断打磨文笔、深化主题，为读
者带来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
量的乡土文学作品，让更多人看到
乡土世界的精彩与乡土女性的光
芒。

时代浪潮下乡土女性的价值觉醒与生命欢歌时代浪潮下乡土女性的价值觉醒与生命欢歌
——评董艳菊长篇小说《女人是歌》

邹天兵

（组诗）

饭粒

每一次悄悄拾起桌上掉落的饭
粒

就想起哥姐和胆小的我
想起双目失明的父亲
想起疾风暴雨前，他高举轻落

的筷子
想起晚年一日三餐的烟火
他带上围巾，像个孩子似的张

开嘴巴
手足无措的样子，父亲说
一天啥活也不干，一点也不饿

不过生日

父亲来电话说，今年不过生日
了

过一次生日少活一岁
好日子在后头，还没活够呢

来了也不要买这买那，不上饭
店

尤其别买生日蛋糕，太贵
孩子们都小，用钱的地方多着

哩

他又说，孩子们放假都来乡下
玩吧

老房子空着，人多热闹一些
如果你媳妇嫌火炕硬，就多铺

层被褥

菜园里的老黄瓜没舍得摘
城里人喜欢减肥
都给你们留着
毛蛋实蛋都在冰箱里，吃这个

壮力

妻子看着我，哦
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看望

过年的头几天，默默盘算着
我要把购物车清空

一桶花生油，一袋河套雪花粉
还有给孩子们的旺旺大礼包

有时候，还要撸起袖子
和他们一起搓苞米，畅想年景
憧憬着来年的丰收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看望那些
农具

坐在土炕上，回忆起陈年往事
祖坟茔地迁到三叔的责任田里
拜年时，红包自然要厚重一些

分忧

我年轻时上学，父亲没借力
父亲年老时，我已不再年轻
大姐接父亲进城，他说住楼房

不踏实

有儿子，容易招惹闲话

两位兄长还房贷，身体不太好
我搂着父亲，搬进了装修的一

室新居
父亲逢人便夸，这辈子有福

节假日，我领失明的老父亲逛

逛麦田
回到乡下，和庄稼一起叙旧
更多的时候，儿媳念着他的饮

食起居
他说，这辈子当老农民知足了
享受了退休干部的待遇

我们这个家不是书香门第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父亲常说
这么大国家养活这么多人不容

易
我不知道，我这么做算不算为

国分忧

父亲是农民
周海波


